
040

專文 

重繪國土．諸眾結界：
眼前即是如畫的廢墟

龔卓軍
《藝術觀點ACT》主編暨召集人、台南藝術大學視覺藝術學院副教授

1991年，詩人與美學者蔣勳，出版了詩集《眼前即是如畫的江山》。在解嚴之後的五年出

版這樣一本詩集，一方面可以說為1970年代以來的鄉土文學與現代文學論戰，提出台灣意

識與本土意識的不可逆轉與不可抹滅，另一方面，等於也從本土情感、中國文化背景與世

界圖像的鄉愁，為台灣美學者的觀點，提出了在空間上重新定位的土地情感經驗參照點。

歷經二十年之後，行為與視覺藝術家、視覺檔案工作者姚瑞中，在2011年出版《海市蜃

樓：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Ⅱ》，從美學發展的脈絡來看，我認為他提出了一個新的

美學政治命題：「我們可以把最內在的土地情感管理，交給政府治理嗎？」換句話說，當

代藝術如何可能只是純粹表達情感或觀念的力量，而將這些表達的政治效應留給政治工作

者？當代藝術可以沒有政治目的，但是，可以完全自外於政治責任嗎？這兒的政治，不再

只是選舉的大政治或選票政治而已，我們要從新自由主義的文化政治、文化經濟談起。這

兒的空間政治參照點，不再只是自我情動式的肯定性宣稱：「眼前即是如畫的江山」，而

是進一步以雙重肯定的方式，透過重繪國土，以雙重分裂之眼指出：「眼前即是如畫的廢

墟」。

從1991年到2011年，台灣的公共空間政治，歷經了社區總體營造、藝術介入社區、藝術

介入公共空間，一連串關係美學的思考與實踐，引導著空間與建築設計者、城鄉規畫者、

環保運動者，希望透過政府大量釋放的藝術節、地方文化節、社區營造活動，將社會關係

的營造與轉換，社群的團結與共同體的情感與幻想，賦予藝術的外貌。公共藝術內在的美

學邏輯，不脫「眼前即是如畫的江山」式的辯證肯定：「我們遍歷中國文化、國際文化的

洗禮，我們要肯定我們腳下的這片土地。」這種美學邏輯的不足，其實在解嚴初期的鹿港

居民反杜邦設廠事件與不絕如縷的反核運動即已顯露。

經過1999年九二一大地震的緊急事件挑戰，幾次的風災土石流、八八水災衝擊，再經過國

光石化環評事件、台塑六輕石化爆炸事件，經過鹿港歷史之心、景美人權文化園區事件，

農業方面的白米炸彈客事件到近期的大埔事件，以及歷史社區方面的寶藏巖公社運動、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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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運動，已明確顯示我們的土地、建築、工業、社區、環境思維與當代藝術之間，一直存

在著一種空間表述與治理上的分裂：藝術家與空間設計者只負責自我情動式地表述與測繪

我們的空間，政治治理者其實按照的是新自由主義「國家=資本」的全球化跨國資本累積

邏輯在運作著。說得直白一點，走到「眼前即是如畫的廢墟」這一步，絕大多數的藝術家

與空間設計者，只是沉默的幫凶，海市蜃樓的造成，不只是政府官員的政治責任，把我們

對於空間與土地的內在情感，完全交付給政府治理的藝術家與空間規畫設計者，也需要負

起政治責任，在創作上不負責任地與新自由主義治理邏輯合謀，就是一種政治責任。

在這裡，我不打算直接分說新自由主義的治理邏輯。但是，承接政府各種公共藝術、社區

總體營造、公共建築設計、環境評估的學者、藝術家、建築事務所與社區工作者，應該是

對這一套文化經濟治理術相當熟悉的。

我想指出的是，從解嚴時期一直延續到今日的廢墟美學，具有一種不可忽視的政治美學潛

力，姚瑞中的《海市蜃樓》系列踏查，證明了這一點。1994年九月，吳中煒、林其蔚在台

北永福橋下發起的「台北破爛生活節」，進行反主流文化的顛覆活動，以廢棄物為主要物

件，以拾荒者的心態，組裝起各種裝置、實驗短片、小劇場、偶發行動、地下樂團、噪音

音樂，可以說一開始就是一種反建築、反營造、反藝術節、反藝術介入空間、反關係美學

的美學形態，如果「眼前即是如畫的江山」企圖建立一種辯證式的肯定邏輯，因而無法抵

抗接下來的各種政權的新自由主義文化治理術，那麼，「台北破爛生活節」的美學邏輯，

就是斷裂式的肯定、廢墟式的肯定，既肯定「眼前即是如畫的江山」，又肯定這「如畫的

江山」就是我們「破爛的生活」，它所肯定的是，眼前體制內的美好生活，沒有什麼是值

得肯定的，這就是我所謂的雙重分裂式的肯定。1995年九月，他們在即將拆除的板橋酒廠

三號倉庫，再策畫了延續台北破爛生活節的「台北國際後工業藝術祭」，邀請了各國的噪

音團體與驚悚劇場前來，加上「濁水溪公社」、「零與聲音解放組織」，造成各種意外與

暴動，毀壞了展演硬體設施與場地，與主要的治理者台北縣政府形成不可解的緊張關係，

最後，間接促成了「春天吶喊」的音樂誕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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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我的眼裡，姚瑞中承續的是這樣一種廢墟與荒謬行動並置的美學，從他的系列作品中來

看，「廢墟」不是一個靜觀的對象，不是一種簡單的文明鄉愁，而內蘊著爆炸性的反抗能

量，無時無刻不在提醒我們，重新記憶與重新想像我們的另一種當下。

然而，姚瑞中與「破爛」和「後工業」的美學邏輯有所差異的是，在破壞與諷刺之外，他

多年來仍進行著良好的檔案管理與創製。他的身分，不只是表現性的藝術家，還有著非表

現性的地圖繪製者、廢墟國土管理者的手勢。透過課堂規畫、身體的實際踏查、視覺檔案

的轉置，他像福魯克撒斯（Fluxus）從1956年到1958年，約翰．凱吉（John Cage）在紐約

社會研究新學院（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）的課堂一般，進行非視覺性的藝術普查

與行動，進而引發後續一連串的反主流視覺藝術的效應。

姚瑞中和他的課堂學生，更多時候走出到戶外，走出藝術學院，踏查了藝術本來可能發生

的公共設施建築廢墟，回到學生們眼前的故鄉，重繪了當代藝術的「國土」。如果說，這

些閒置的公共設施，背後所蘊藏的新自由主義式國家、資本與生產的僵化想像，是一般學

者和藝術家都不願多碰觸的敏感地帶；如果說，這些閒置的公共設施，是一些政府官員、

學者與空間設計者的辦公室與工作室意外、意識暴動與行為盲動的爛攤子，藉此吸收我們

所委託他們代管的土地情感，那麼，這個長期的測繪與踏查行動，可以說是一群拾荒者的

再次暴動，是永福橋下暴動的擴大。姚瑞中與他的學生們，以國土繪圖者的踏查行動回收

了這些報廢閒置的公共空間硬體，攤在我們所有人的眼前，再次徵詢我們一個已經為我們

所遺忘的政治美學命題：「我們可以把最內在的土地情感管理，交給政府治理嗎？」答案

恐怕是：「麻煩大家親自走一趟這些在計畫書中標明『已結案』的公共設施吧！」「麻煩

大家想像它們的另一種樣子！」

值此出書前夕，適逢台灣建築者謝英俊在中國「人民的建築巡迴展」結束，另一位空間與

行為藝術家高俊宏，針對台北都市更新的永春虎、紹興社區、華光社區進行系列的踏查與

抵禦行動，以及類似北藝「國有土地女少管家」的「侵掃計畫」等層出不窮的空間行動，

將在《藝術觀點ACT》雜誌（四十八期）進行「主動離散．諸眾結界」的專題討論，我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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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台灣當代藝術開始重新思考如何實踐「非藝術」的美學政治、如何跳出「體驗經濟」與

「關係美學」的文化政治窠臼、如何面對新自由主義治理邏輯的條件已經成熟，在畫廊、

學院、美術館、雙年展機制之外，諸眾結界的時代已經來臨，因為，姚瑞中的檔案化和國

土重繪行動已經讓我們看到：眼前即是如畫的廢墟！


